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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相逢

《西游记》是中国历代小说中写
妖怪最多的小说之一，其作者吴承
恩又有何等创作经历呢？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从

小勤奋好学，过目成诵，精于绘画，擅
长书法，喜好收藏，也精通围棋。《淮
安府志》记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
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因其颇负文
名，与户部尚书叶琪的曾孙女叶雨莲
喜结伉俪。吴承恩在龙溪书院读书、
讲学，淮安知府葛木很赏识他。但他
多次赴京考试，皆名落孙山。人到中
年的吴承恩无颜与年轻学子同进考
场，便去南京国子监读书。后来，他去
新野当知县，又转任长兴县丞。县丞
是县令的副手，一大把年纪且心高气
傲的吴承恩，怎甘心当这小官？他任
职很认真，但不善于处理官场人际关
系，花甲之年辞官“拂袖而归”。
书生气十足的吴承恩回顾自己

为功名忙碌的仕途，觉得很无聊，也
很无趣。他从小痴迷神话与民间异
闻稗史，好读《玄怪录》《酉阳杂俎》
等记载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

书。他读了玄奘写的《大唐西域
记》，又读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
诗话》更是入迷。官场的失意与生
活困顿，使吴承恩50岁时就开始写

“唐僧西游取经”，但因公务忙碌，未
能完成全书。他辞官返乡后，有了
大量时间与精力，决心写《西游记》。
油灯下，吴承恩把《西游记》背景

放在唐朝贞观年间，书中主角
玄奘和尚（原名陈祎）去西天
取经，途经种种艰险。因西域
人见他是唐朝来的和尚，称其
唐僧。玄奘取回“律藏”“经
藏”与“论藏”三经，唐太宗赐号“三藏
法师”。吴承恩觉得唐僧西去取经，
必定艰险无比，需要几个徒弟保驾护
航？他突然想到家乡淮河流传一个
“无支祈”的神话，“无支祈”生于花果
山，是一只天生神猴。于是，吴承恩
对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大徒弟孙悟空

赋予了机智、灵活、顽皮、无所不能的
本事。因取经要历经九九八十一磨
难，于是吴承恩驰骋想象，在取经路
上设计了各种妖魔鬼怪：牛魔王、狮
驼王、熊山君、黄风怪……还有九尾
狐、豹子精、九头虫、巨蟒怪等。
吴承恩笔下，不少妖怪各有来

历，不同的妖，下场大不相同。《西
游记》故事性强，妖魔鬼怪各具面
目，各有其神通。这些妖怪为难唐
僧的手法毫无雷同之处，而孙悟空
降妖之法也别出心裁，注重调查其

妖之底细，这让《西游记》读
来新奇引人、悬念迭起。
《西游记》完成时，吴承

恩已七十多岁，约82岁去
世。在吴承恩卒后十年的明

万历二十年，《西游记》由金陵世德
堂于1592年正式出版。据载当日
顾客盈门，一面世即成畅销书。可
惜争相购书盛况，作者未能亲眼见
之。吴承恩还著有词集《花草新编》
与志怪小说《禹鼎志》，皆失传。其
诗文由后人辑成《射阳先生存稿》。

米 舒吴承恩之妖

我将独自出门跑马拉松的
时光，当作一种自省与自洽的
方式，从中得到休整与平静。
这一次，我选择了泽国水乡古
城——兴化。
这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

史的古城，处于江淮之间的里下
河腹地。这场马拉松有将近8000

人参加，其中半程21.095公里组近5000

人参加。跑道沿着著名的
千垛花田景区展开，前一夜
一直下雨，早晨雨停，天阴，
气温适宜，很适合跑步。一
路上，我拍照片，拍视频，感
慨景美空气好，向志愿者挥手说感谢，
对赛道摄影师比心摆造型。一个女孩
穿着明黄色显眼跑衫，我冲她叫：“好
看！”两人同行一段后各奔前方。对面
赛道上已经迎来了返程第一梯队，我们
纷纷鼓掌为他们“加油”。我一直观察，
看到第一位女跑者冲过来的时候伸出
大拇指比赞并大声叫：“加油女生！”她
回我一个“赞”。这次参赛的数据显
示，男性选手是女性选手的三倍。在
我忘我地替女孩加油时，对面传来一
个男跑者的声音：“你也加油！”
我曾是一名“严肃跑者”，不是跑

步态度很严肃，而是总不自觉地板着
面孔（其实是紧张、拘谨）。不知不觉
间，跑步治愈了我很多毛病。人世间
当然有很多“不得已”与“不得不”，可
以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不要纠结，只

去解决，并且告诉自己，一切都是烟云。
这些都是我跑步的时候得出的道理。
跑得快崩溃时，也是快要结束的时

候。你看，每当碰到什么烦忧觉得自己
快坚持不住的时候，也就是这件事的尾
声了。我们只需要再坚持一会儿、多坚
持一会儿。前方就是终点。此时雨下得
大了起来，空气清新，带着甜味。我有点
不舍，放慢了脚步。这一路我跑得不快，

一直没有停歇，前段时间受
伤的膝盖很争气没有疼，呼
吸吐纳也正常。突然，我开
始加快脚步，向前冲了起
来。这不是我的风格，但我

在加快配速，我在冲。呼吸一下急促起
来，配速提上来，脚步就有点踉跄。我咬
牙控制身体平衡，不管不顾继续提速。
思想告诉自己，不要冲，旁边有跑者冲我
喊：“还早着呢，着什么急！”但我就这样
一路狂奔，冲到了终点！我收获了一次
可以控制的冲刺，我打破了自己不温不
火、完赛就是胜利的习惯，偶尔疯狂一下
的感觉也是很棒的。
这就是我马拉松奔跑的乐趣和意

义。跑过的每一步，都有含金量。人生的
课题可以很宏大，也可以很实际。欢欣也
好，失落也罢，跟旁观者无关。不
用去纠结别人的想法。相反，因为
你曾经经历过的纠结，自己要做个
温暖的人、愿意给别人鼓掌的人。
跑完、雨停。阳光出。正是

好时光。

周水欣

跑马之乐

2009年8月，我从山里
去县城采办伙食。我骑着
摩托车出山花了一个小时，
继而在315国道上驰行了
一个半小时（速度不下于
90迈），终于在中午前抵达
县城农贸市场。等我将两
个褡裢塞满东西，搭在车
上，检查购物清单，
确认无遗漏后，肚
子饿得咕咕叫，我
去吃了“华英炮
仗”，然后返回。
在半道上遇到

雷雨，于是绕道去
了曲陇口，在已废
弃的——原是一名赤脚医
生的冬窝子——破旧小屋
旁的板房商店里避雨。我
买了一包八宝茶，店主用炉
火上沸腾的开水冲在厚厚
的玻璃杯里给我端
过来。我看着他，
想起了他的过往。
这位店主是海

西人，大家都叫他
海西人。某一年，他拉了一
车黑山羊来这里贩卖，也可
以用马或牛来交换。他每
天赶着黑山羊在牧道里逛
荡，但山羊的伶俐和敏锐让
他吃尽了苦头，怎么也抵挡
不住它们往两边的场里面
钻。由于人生地不熟，更是
孤家寡人，引来了一些牧场
主人的刁难。其中有生性
好占便宜的安木正加，他瞅
准机会，逮住了黑山羊在他
的草场里大量吃草的证据，
并将铁丝网边沿一带吃光
的草全归咎于海西人（其实
是马家的那群逛牧道的马
吃的）。海西人贱卖给了安
木正加十只山羊，余下的三
十几只也在不到十天的时
间里被另外一些人用同样
的，或类似的借口瓜分。
海西人自觉没脸回故

乡，遂要求租用赤脚医生的
那间勉强住人的破屋。几
个黑山羊新主子出于愧疚
的心理，便共同为其办妥了
这件事。破屋永远属于海
西人了。
但这下是无心插柳柳

成荫。海西人用贱卖山羊
的钱买办了一些烟酒杂货，
开了一家小到不能再小的

商店——叫酒馆其实更合
适——没想到生意出奇地
好，这里的人喝酒就像喝汽
水，看着已经是醉了，可打
几个响嗝，渐渐地又醒了；
抽烟就像吸空气，眼瞅着人
都干枯了，好像一点火星整
个人就会爆燃，但他们吐吐

舌头，喝口酒，就又
变好了。
海西人每个月

少说也得进四五次
货，慢慢地积累了
一点资财，小店也
多了些货物，这下
子，从不光顾的妇

女们也三三两两地来了，这
个买一件衬衫，那个买一条
裤子，或是袜子。等他进了
白糖、酱醋、蜡烛、毛线和碗
碟之后，她们来的数量和次

数都超过了男人。
男人只有两种

人，一种是来喝酒
抽烟聊天吹牛的；
另一种是买烟买酒

的。其他来此的各种可能
性都被妇女包圆了。因为来
的妇女多，海西人很快就和
一个女士眉来眼去谈恋爱
了。这女人恰好就是最后一
个巧取豪夺他山羊的那个
男人的寡居女儿，是巧合还
是报复都无所谓。反正他盖
了崭新的板房，结婚了。
说了这么多，没说海

西人的名字叫哈斯楞。他
有浓密而油亮的眉毛，宽阔
的鼻子和脸盘。他是典型
的高地蒙古人长相。他的
身高在没有靴子的衬托下
不出众。要说特点，这些都
不算。哈斯楞的头发才算
是他本人最中意且别人也
格外关注的，他的头发是黑
色的（大可不必把他想得不
正常），足够的长度和马尾
般的粗糙使人联想到堆积
在一起的铁路枕木。他的
可称之为堆积的头发堆积
于他的脑后，一直到第十三
到第十四节脊椎间，到这
里，头发便按照自然规律减
少了，像个锥子。
哈斯楞一结婚，就更

加勤勉持家，到如今我来
避雨，他已家境殷实，不复
当年落魄。

我喝着盖碗茶，有一
搭没一搭地和哈斯楞聊
着。一杯冰糖茶水喝了大
半，我自个儿起身抄起一直
在炉火上沸腾的水壶，将杯
子添满。下午过半，天气胶
着，隐隐再次有闷雷之声从
天边铺盖过来。我接了一
个电话，是妹妹打来的。妹
妹中学毕业后直接去了技
校，学的是兽医专业，因此
注定未来的工作是在牧
区。可她一心想离开这里，
草原的绿色让她患上了眼
疾，是那种一旦长时间看着
绿色就会泪流不止，并且头
痛的病（真是一种奇怪、闻
所未闻的病），这就和未来
的工作产生了矛盾。她倒
是不担心，整天无所事事，
不是谈爱情就是看爱情小
说，至于专业书一页都不
翻。她说到工作的事，大约
已有眉目，由朋友介绍，打
算去海西的一家乡间兽医
站。那里少有绿色。
挂了电话，不觉莞尔。

我对海西人说，我妹妹真
要去当海西人了。他说好
呀，戈壁滩没有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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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我去菜园
走走。菜园里最多的
是青菜。它们高矮不
同，高的一尺多，矮的
半尺多，最矮的是贴
地的。高的长在菜园的北面，矮的在南
面。层次感明显，也让青菜有更多的光照
范围和时间。因为光照，也因为品种有
别，所以青菜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有青
蓝，有重绿。青蓝里透着乳白色，重绿里
透着暗黄色。其他畦上，还种着芹菜、萝
卜、蓬蒿菜、韭菜、雪里蕻等。应该说，冬
日的许多生机，全都聚集在菜园里。我佩
服二妹，只要是蔬菜，都请到菜园里种
了。尽管如此，我以为菜园的颜色有些单
调与重合，有些安静与沉闷。二妹说：
“哥，到了菜园里，不能只看菜，你也要看
到花。”二妹的话，我听后心头一颤。
菜园西边的李子树，是我想不看却

必须看的树。冬日的李子树，树身墨黑，
枝杈粗细不一，高低不齐。每次看见，内
心对冬日肃杀的威力十分佩服。和妻子
说起，妻子说，李子树本领强，到了夏天，
长出的李子又多又大。我笑笑，现在的
日子，也能看到李子？妻子说，当然，今
年的李子比去年的大，看到树嘴巴也酸
了。这让我心有所思，这比“要看到花”

还要乐观、自信。后
来的每个日子，我与
李子树碰面，我就勉
励自己要做出“看到
花”的样子。几天试

下来，我从落寞的李子树上，看到了李子
树不畏寒冷的坚毅，看到了李子树勃发
向上的生机，还有飘香的红色李子。
其实生活是需要处处看到花的。父

亲生病时，我和大妹陪着他去大医院看
病，父亲半推半就，上车后比喻自己是在
去“寻死”的路上，听着就落泪，但只好强
忍着，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寻觅类比当下
父亲心情的事和人，好让父亲看到希望。
那段时间，父亲一直去金海路旁边的石块
那里，然后坐在石块上朝南望去。我知道
朝南一千米，就是姑姑的家。我明白父亲
的意思，每隔几天，就请姑姑来我们家一
次。父亲很开心，说心里想的，就能实
现。父亲不知道我们背后做的事情，但我
们愿意让父亲保持那份感觉。后来我向
父亲建议：石头边上的草太多了，我去锄
一下。父亲不乐意，他说那不是草，是花，
不锄。我听后内心舒畅：生病的父亲在草
堆里看到了花，这是个积极的生活态度。
无论何时何地，你要看到花，这是最

好的人生选择。

高明昌

你也要看到花
买一只双节藕，一把嫩韭，一小块牛肉，一小把杭

椒。冬日的藕，娇嫩，粉白色，像是从古画里落下来
的。依稀记得哪一幅清供图里有藕，白石老人的画里
也常出现藕，一定是这个季节的笔墨。站在白色泡沫
框前踟蹰不前，除了藕，紫黑色的荸荠、青色或黑色的
菱角出于淤泥，都透着一股鲜灵灵的美感。
买菜如买花，大多都不会买，只是看看，看画似的，

绿的红的白的黑的褐的……近来最好看
的是“心里美”，一种个头小小的萝卜，一
截嫣红，一截雪白，许多画家画过它，用
的水墨大写意。
喜欢逛菜场，是在工作以后，也是第

一次逛菜场，这话说得夸张。自小住在
山中，山里人哪有菜场，只有自家的菜园
子。菜园里种着应季的蔬菜。这时节，
最多的是萝卜和青菜、包菜、茼蒿，青菜已过霜，变得更
甜。但常常是这样，一整个冬天，多是吃萝卜；一整个夏
天，又多是吃丝瓜。因而年年听见母亲在电话里“抱
怨”，萝卜丝瓜南瓜冬瓜吃得生厌，好想吃些“新时菜”。
她的“新时菜”，便是那些不应季或本地不种的菜。
不过，母亲常买豆腐。一家开在邻村的豆腐铺——

其实只是那做豆腐的人的家。一位年长的阿姨，一间长
长窄窄的厨房，一排排块状的、白色的豆腐，二十多年前，
一块钱可买三块豆腐。到了周末，母亲便派遣我去，我拎
着买好的豆腐，不知为什么，总会在回到自家的门前时，
摔上一跤，把豆腐摔回“豆腐脑”，自此不爱吃豆腐。
惯于买菜，始于住在杭州城北的那几年。有个大

菜场，离得远，每到周末的早晨，有
个五六十岁的男人会在半道路边的
梧桐树下吹萨克斯，吹到尽兴处，腰
向后弯下去，脖颈向上昂起，完全不
顾街道上的人来车往。我踏着他悠
扬的萨克斯声走向菜市场，一进去
满眼绿意葱茏，面对一众摊主的热
情招揽，我倒不知如何是好，因从来
记不住任何菜的价格，但又要装作
很娴熟的样子。
后来，搬到杭州滨江一带居住，

附近只有两个小菜场。一家经年的
小菜场，进门，左手边卖馒头，右手
边卖烤鸭和卤味。再走进去，是一

家卖米面腌货的小铺面，我常在那里买年糕。店家说，
是宁波水磨年糕，我被“水磨”两字迷住，昆曲里，有水
磨腔，旖旎婉转，软糯的长调。这家水磨年糕倒也不欺
世盗名，切成薄片沸水里煮到翻过来又翻过去，口感与
昆曲的软糯有同工异曲之妙。
另一家小菜场，其实是一条街的小铺面。夜晚时，

常去其中一对年轻夫妻开的店买蔬果。小夫妻是北方
人，带一个男孩子。夫妻俩脾气火暴，一个帮我装菜，
一个收钱，嘴上却互吼有声。孩子气定神闲地伏在小
桌前写作业，旁边搁着酱油料酒白糖盐鸡精等一众调
料。有一次，在他家买了条鲫鱼，老板一边吼叫一边剃
鱼鳞，待我回家蒸熟，才发现，鱼身一面的鱼鳞仍完好
无损。用筷子拨弄了半天，只好就着鱼鳞吃了。
这样一条街面，铺子多得很，和规整的菜市场又不

一样，早晨或是入了夜，大约是就近的有田地的居民，
每月带了自家的玉米、南瓜、西瓜来摆摊子，价格便宜，
像山中农历十五的集市，热闹而又丰沛。
如今，工作所在的复兴南街一溜有三四十家小菜场，

这里的小菜场，精细化程度颇高，卖蔬菜的就卖蔬菜，卖
土猪肉的就卖土猪肉。当然，也有卖螃蟹和卖甲鱼的中
间，突然冒出一家弹棉花的店。同事没几天将家中用了
几年的鹅绒被抱来，请师傅疏松得蓬蓬的，再抱回家去。
虽然午间时，买菜的人零星无几，只喇叭里还高喊

着，只要十五块！口音迥异，声嘶力竭，有了这样一条
街，午间出去走走，会觉得烟火如荼，杂乱无章的生命
力最是人间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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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老宅，位于崇明港沿镇鲁东村，
建于清乾隆年间，迄今已有260多年历史。
宅院坐北朝南，封闭式砖木结构的

“四厢方宅”。占地面积约3亩，共有18

间房，白粉墙面，硬山顶小青瓦屋面，素
雅大方，哺鸡脊翘首相望。宅院北、东、
西三面环以“护宅沟”，沟里架设石条水
桥，沟沿四周种植柿子树、枇杷树、香
樟、水杉、黄杨等古树名木，是典型的江
南水乡传统建筑风格民居。
宅院旧时为私塾，祖辈都是教书人，

祖上自朱美福起，连续九代都是秀才。
朱氏私塾有堂号为“积善堂”，崇善修德
之意。这些年，宅院的业主按照修旧如
旧的原则进行保护性修缮，同时还保留
着其祖辈传下来的老灶头、雕花木床、八
仙桌、老式橱柜等老物件和旧式家具以

及十几个摆满数千册书的柜子。如今，朱氏的后代基
本都在外地工作，只留下退休的朱镇夫妇守护着老宅。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徜徉在朱氏老宅，

自幼在崇明岛长大的我感慨万千。我实实在在地感受
到了在诗里游、画里行的
感觉，而这些诗和画，其实
就写在白墙青瓦上，藏在
宅院中，留在溪水里，行在
青石板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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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初起 （中国画） 恽甫铭


